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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女小白〉

佳作惠文高中　歐亭君

　

髒亂的街角，一滿頭亂髮的女子坐在垃

圾堆中摸索。她枯槁消瘦的面容跟她的頭髮

一樣，找不到她的年紀該有的光澤。凹陷的

雙眼，空洞得像要把整個宇宙的恨都吸入，

什麼也看不見，什麼也不關心。

她拾起一小塊發酸的麵包，彷彿出自

本能地，她的眸子中發出一點點渴望的光，

急急的往嘴裡送，像是遲了一秒就吃不到似

的。忽然，一隻又白又胖的手伸過來拿走那

塊麵包，一抬頭，只見一位披著白布的修女

用訝異的口吻道：「這種東西不能吃的！」

她恍若未聞，搶過來塞進嘴裡，霉味和臭味

在她口中爆開，如那充滿酸與苦的過往，她

的眉頭卻皺也不皺一下，就吞了下去。

修女於心不忍，從袋子中掏出一粒又香

又軟的肉包子。那女子一看到便發狂似的奪

過來，剎那間吃得一點不剩，她已經好久沒

嚐過肉的味道了。稍稍平復腹中飢餓之後，

她才斜眼看了一下這個修女，標準的修女裝

十分光潔，微微發福的體型，她突然覺得似

曾相識。

她聽到那修女說：「上帝的女兒啊！妳

需要好好洗個澡、吃頓飯，跟我回去吧！上

帝的慈愛普照大地，會臨到妳身上的。」她

也不知道有沒有在聽，只是想著剛才伸過來

搶她麵包的，那白瓷一般的手，和她乾瘦泛

黃的手形成強烈對比，那樣的景象讓她想起

她最恨的那種人。她忽然暴跳起來，嘶啞的

叫道：「妳這肥婆，別纏著我！」她以為這

樣可以把她氣走，甚至會使她朝她吐口水，

因為街上那些小混混都是這麼對她的。

沒想到，她卻蹲下來牽起她的手，靜靜

地，用慈愛的眼神看著她的臉，掏出手帕擦

拭她骯髒悽惶的容顏，她又叫道：「我不需

要妳的施捨！也不需要妳的同情！妳走！我

不想再看到妳！」修女還是沒有生氣，還更

發溫柔地說：「妳一定受過很多的傷，才會

變成這樣。」她防衛性的跳開，無力的四肢

卻讓她跌倒。她粗魯的拒絕了修女的援手，

大叫：「我不相信上帝！妳該遠離我這個罪

人不是嗎？哈哈──哈哈哈哈！」自喉頭深

處發出可怖淒厲的笑聲，一聲急似一聲，深

沉的不屑中，竟帶著一點恐懼。而修女只是

默不作聲的坐到她身邊，自懷裡拿出晶瑩剔

透的十字架，緩緩地道：「神愛祂的孩子，

不論妳以前做過什麼，只要肯來到上帝面

前，神必寬恕妳！這是聖經裡面應許的。」

她聽罷，愣了一下，隨即又嘆息似的

說：「妳根本不了解！」修女道：「我是不

了解，但難道妳不想得救嗎？」她大叫：「我

已經沒救了！哈哈哈！」說完就扭過頭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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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會修女。修女勸了幾句無效，微笑道：「好

吧。」便一直靜靜陪著她，陪她癡望無限遠

方，看不肯為她稍作停留的過往行人像風一

樣來來去去，對著空氣呢喃一些無人能懂的

話語，直到太陽西落。

天全黑了，修女還是不走，憔悴的女

子終於打破沉默道：「喂，天都黑了，妳怎

麼還不回去？」修女看著她的眼睛，撫著她

的髮，道：「是啊，天黑了，妳該回去了。」

她默默咀嚼著修女話中之話，默默凝望著修

女，修女柔聲道：「這不是妳的錯。」她小

聲的說：「我知道。」修女又道：「這不是

妳的錯。」她不耐地說：「我知道！」第三

次，修女又道：「這不是妳的錯。」她忽然

悲從中來，滿腔又鹹又苦的歲月自她心口傾

瀉而出，濕透了修女身上的衣裳。

回到修道院，修女讓她吃飽喝足之後，

進浴室洗澡。溫暖的熱水流過她凹凸的胴

體，揚起的是髒汙和灰塵，落下的是漂泊與

流浪，手臂後背妖豔的印記，混濁的曾經，

怎麼沖也沖不掉。換上乾淨衣服的她看起來

光鮮亮麗，就像……她最初的那個可人模

樣，只是五官凹陷，四肢消瘦。昏黃的燈照

著古樸典雅的木雕妝台，照著好久不見的自

己，鏡中人是如此陌生又如此熟悉。修女細

心的幫她把糾結的亂髮梳直，那麼輕柔的，

一次又一次，她才想起那古老的不再回來

的，關於母親的記憶。

終於，她的心防化作無數的音容笑貌，

坦然地，在修女面前鋪展開來。

＊

她是白冰潔，一個乖巧的小學生，一

頭西瓜皮從不會超過耳上兩公分，皮膚白白

淨淨，大大的眼睛配上長長的睫毛，玲瓏的

鼻子，笑起來有幾顆缺牙，潔白的制服總是

很乾淨，下襬也都會紮進黑色的百褶裙中，

裙子下面，一雙細細白白的腿。

她是個人見人愛的孩子，每天都會把

作業寫完，字總是寫得很工整。讀書也非常

認真，常常拿全班第一名，偶爾還參加才藝

競賽，是班上的模範生，每個老師都誇她是

乖寶寶、好孩子。

就像她的名字，那時她的生命還似白

璧般冰清玉潔。

她的父親在毛巾工廠工作，每天工作超

過八小時賺那微薄的薪資，雖然辛苦，日子

倒還過得下去。母親是個賢慧的家庭主婦，

偶爾做些針黹女紅添補家用。每天做完家事

再怎麼勞累，她總會找個時間把冰潔抱在腿

上，給她講故事，梳頭髮。他們的家是一個

髒亂不堪的違建物，廊下水泥糊成的地板讓

房子更發陰冷，台階上鏽蝕不堪的扶手，輕

輕一碰就會發出嘎嘎怪聲，彷彿抗議著這個

家的窮困。

因為收入少之又少，每天的晚餐都大

同小異，一把五元的小白菜和板豆腐。在冰

潔的印象中，媽媽總是默默無言、面無表情

的操持家務，從沒抱怨過生活的清苦。

冰潔並不覺得自己的生活很苦，對她

來說，只要有疼她的母親在她身邊，一切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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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足夠，這樣的日子一直持續到她剛升上國

中的某天。

她躲在房門後，自門縫中聽到父親和

母親的對話，只見母親鐵青著一張臉，道：

「為什麼公司倒了？」父親道：「大陸的毛

巾全部賣到台灣來，生意本來就快要做不下

去了，老闆付不出資遣費和退休金，就跑掉

啦！丟下我們幾百個弟兄不顧，是要我們全

家都去喝西北風啊？」母親急道：「那你趕

快去找別的工作呀！」父親嘆了一大口氣，

道：「一把老骨頭，什麼都不會，還有誰會

要我？」母親面罩寒霜，道：「你年輕時多

讀點書，如果不打麻將賭博，現在至少還可

以再撐一下子，現在老闆跑了，難道要叫我

跟阿冰陪你一起跳河嗎？」父親肝火上升，

吼道：「不然妳現在是在怪我是不是？」母

親含淚道：「這幾年這麼難過的日子我都為

阿冰忍了，難道我就嫁給一個像你這樣沒路

用的男人嗎？你能不能也多為她想想？」

「啪」一聲，火辣辣的手印烙在母親清麗依

舊的臉龐。

躲在門後的冰潔害怕得不敢再看下去，

在憤怒的父親面前又不敢去救母親，一路奔

回房間，蒙在棉被中徹夜難眠。接近午夜

時，冰潔看到自己的房門打開了，暈黃的燈

光映在憔悴無助的身影上，那美麗的母親

啊，一步一步艱難的朝她走來，她速速跑向

母親，叫道：「媽媽！」傷痕累累的她站在

世界上，那麼孤獨的挺立著，母女倆緊緊相

擁，記憶中，那天晚上母親抱著她，吻著

她，疼著她，好像恨不得跟她合為一體，她

說了好多次對不起，那是她第一次看見母親

流淚，第一次聽到母親說這麼多話，是第一

次……也是最後一次了。

那夜之後，母親就失蹤了，父親沒有

任何反應，好像這是他意料之中的事。冰潔

從那天之後就沒再說過一個字，在學校裡總

是一個人躲在角落，默默的摩娑著母親的物

品和回憶。不肯跟任何人有任何交流，上課

漫不經心，成績每下愈況，一夕之間，她從

模範資優生變成同學眼中的小怪胎，老師眼

中的問題學生。

有一天，她不經意的聽到班上女同學在

討論有關「名媛貴婦」的話題，那個燙著玉

米鬚，還穿耳洞的林芷萍道：「那個○○集

團的大老闆娶老婆了耶，妳看這是我從雜誌

上剪來的照片。」上學總是偷化妝的王宛瑩

道：「哇！好漂亮呀！」另一邊，大嘴巴李

孟婕問：「是不是那個叫張……張什麼的？」

林芷萍道：「張曉麗啦！」恰北北吳岳蓉不

屑的道：「哼！哪裡漂亮，不過是個老女人

嘛！」「仔細一看，還真的蠻老的耶！」「這

種老女人都喜歡勾引有錢人嘛！」討論到一

半，突然，吳岳蓉被人一把拉住衣領，大吼：

「妳敢說我媽很老？」一看竟是冰潔，同學

一片譁然，議論紛紛：「張曉麗是她媽媽？」

吳岳蓉平時當老大當慣了，哪禁得起她這番

羞辱，扯開她的手，叫囂道：「怎樣？我偏

要說她是老妖怪、狐狸精，專拐有錢人的老

蕩婦！」冰潔大怒，揮拳就打，吳岳蓉不甘

示弱，一時間扭打成一團。

事後，冰潔和岳蓉都被記了一支警告，

同學知道她是「那個老女人」的女兒後，排

擠她的人更是變本加厲，她變得孤立無援。

但她其實一點也不在意，令她徹底絕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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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她全心愛著全心信任著的母親離家出

走，居然是為了去改嫁給有錢人家，她對母

親失望極了，她覺得母親之前對她的疼愛、

對她的溫柔都是假的，她對母親由愛轉恨，

她恨母親，也恨那個娶她母親的老闆。

她決定要報復。

今天她沒有去學校上課，整個早上都在

書店裡研究那篇富翁與她母親結婚的報導，

看見她那徐娘半老，打扮入時的母親風情萬

種，一臉幸福，她怒得眼睛幾乎噴出火來，

付了錢買下那本雜誌，然後回家把它撕得碎

碎的，唯獨留下那富商集團的地址，其他的

全部一股腦兒沖到馬桶裡，老舊泛黃的馬桶

發出轟隆巨響，母親的幸福玉照，連同她不

爭氣偷偷流下的眼淚一起在漩渦中消失。

她不打算回學校上下午的課，反而往

那個富商集團的公司走去，她穿著一身黑，

帽沿壓得低低的，沒有人注意到她。她走進

那家公司，說要找老闆，員工不疑有他的帶

她進老闆的辦公室，員工出去之後，老闆一

臉狐疑的看著這個矮矮的黑衣女子，問：

「妳是誰啊？」「我是誰不重要。」冰潔老

練的說，自口袋掏出一張照片：「你娶進門

的新娘是個已經 42歲，結過婚的女人，這
是她和她前夫的結婚照。」老闆一看，照片

上穿著白紗跟陌生男子擁吻的女人，不是她

的嬌妻是誰？老闆拍桌吼道：「妳到底是什

麼人？」她掀開帽子，大聲道：「我是她女

兒！」神似的五官證明了冰潔的話，老闆大

罵：「她還跟我說她才 28！她還說她沒碰
過男人！」「你被騙了，大老闆。」見老闆

怒火中燒，冰潔竟露出得意的笑，老闆手一

揮，大叫：「你媽要捲鋪蓋走路了，妳笑什

麼笑？滾！小孽種！」冰潔大笑著步出辦公

室。

第二天，報章雜誌紛紛報導大老闆結

婚第三天就與妻子離婚的消息，學校裡同學

們對冰潔冷嘲熱諷：「看吧，狐狸精不會有

好下場的。」冰潔不怒反笑，道：「她活

該！」同學對她的態度丕變感到奇怪，對她

的孤立和謠言更是雪上加霜。不知不覺升上

了國三，雖然她成績跟往日已經不可同日而

語了，但她還是維持在一定的水平，她想要

考高中。

她寧可到學校去受同學羞辱，受老師冷

落，也不願在家面對失業酗酒、會亂打人的

父親。於是，她靠著聰明才智和幾個月的努

力，考上一所中等的學校。升上高中的她性

格更為乖張，常常莫名其妙的大哭大笑，全

不顧別人眼光，同學都離她遠遠的，只有幾

個不怕死的男同學見她亭亭玉立、婀娜多姿

的身材加上端正豔麗的容顏，老是想要接近

她，總是被她以白眼打發。而她從這些男生

對她的態度，也慢慢發現她所擁有的籌碼。

那天開始，完美的白玉開始出現微瑕。

高一時，老師出了一個需要用到網路

的作業，但冰潔家連電腦都沒有了，哪來的

網路可以使用呢？她忽然想起有一個叫「網

咖」的地方，付些錢就可以使用網路。於是

放了學，她就穿著制服直接到網咖去做作

業，沒想到才做到一半，忽然被一個人從背

後抓起來，回頭一看，是氣呼呼的教官，罵

到：「穿著制服還敢來網咖？才高中就這麼

壞，以後怎麼辦？」冰潔推開教官，怒道：

「我家沒電腦，我在做作業啦！」教官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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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信，當場把她的學號登記下來，說要記她

大過。

記過也就算了，學校一不做二不休，

又在朝會時把她叫到講台上，當著全校的面

羞辱她，校長道：「快認錯！」她對著全校，

竭盡所能的大叫：「幹！」然後又被多記了

一支大過，原因是「在集會時口出穢言、污

辱師長」。

此後，她開始放任功課一直一直爛下

去，後來一個星期難得出現幾次，她想既然

學校說她是壞學生，她就索性壞到底，每天

都去網咖鬼混，除了打線上遊戲，跟各式各

樣的人聊天，然後，她認識了一個男人。

曾經潔淨的靈魂，如今像一失手打翻

了墨汁，罪惡，在她裡裡外外擴散。

「妳真的才 16歲？」暱稱「潘安」的
他問。

「真的呀，你真的很帥嗎？」暱稱「妖

嬈」的冰潔問。

「百聞不如一見，明天一起約會去吧。

放學我去你們學校大門接妳。」他傳過來這

誘人的邀約。

「就這麼說定了。」雖然她已經很少

去學校了，她還是裝清純的回答道。

於是她跟一個在網路上認識的男人見

了面。果然，男的俏，女的嬌，兩個人都很

滿意，這個 28歲的帥哥看到年輕貌美的冰
潔，自然是竭盡所能的取悅她，帶她去高級

餐廳用餐，還用昂貴的轎車載她去兜風，她

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快樂、自尊和安全感。從

那之後，她每天都跟他出去玩樂，後來乾脆

住在他家，白天再也不去上學，在城市的各

個角落流連，晚上就睡在他的套房裡。當

然，在他的攻勢下，她的初夜給了他，夜夜

春宵，縱情聲色，以人類最原始的方式互相

吞噬，像兩條響尾蛇，喘息聲，溫熱的男體

讓她感到無比的歡愉，她喜歡這種無恥的快

樂，以為這就是幸福。

一個月又一個月過去了，住在男朋友

的套房中的她，當然不會知道她被高中退學

了，她的父親因為飲酒過量酒精中毒，猝死

在家裡。也許就算她知道了，也不會在意，

因為他，就是她的世界，她的一切。

然而她不知道，她的世界也有崩毀的

一天。

昨晚擁有彼此的倦怠和安適後，讓她

睡得又沉又香，醒來時卻不見昨日那溫柔體

貼的男友，所有的行李都收走了，一個字也

沒有留下。幾天後，房東來通知她這個房客

已經退房了。她一把抓起房東的衣領，吼

道：「他去哪裡了？」房東頭搖得跟波浪鼓

似的，一直說不知道、真的不知道……。

他居然走了，沒有留下一點消息，就

這樣憑空在世界上消失。

他走了，她該怎麼辦？

她這才想到可以回家，家裡破舊的桌

上放著一張紙：「白冰潔小姐，請到○○警

局認屍。」日期已經好一段時間了。

她到了警局，警察說雖然過了一段時

間，但她父親的遺體仍好好的冰在殯儀館。

見到父親的遺容，她沒有流一滴眼淚，畢

竟，他已經離她太遠太遠了，從父親失業後

酗酒那天開始，她年幼的心靈就已經隱約預

知了這樣的命運。她用父親的遺產草草處理

了他的後事，在父親火化之前，她只冷冷的

說了一句：「爸爸，你終於解脫了。」「轟」

一聲，那曾經支撐一個家的蒼老身軀，灰飛

煙滅。

幾個月後，她的腹部越來越大，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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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常，只好到診所去檢查，醫生建議轉大醫

院，她本來不想花這個錢，但她實在痛得受

不了，而且她也一直很懷疑一件事，畢竟她

在學校生物成績也還不錯……。

她猜得沒錯，她懷孕了！

「拿掉。」她只說了這兩個字

「白小姐，您已經懷胎超過四個月，

現在墮胎可能涉及刑事責任……」醫生說。

「拿掉！」她大吼。

走進手術室，冰潔躺上冰冷的手術台，

兩腳開開的跨在腳架上，看著醫生及護士準

備開刀器具，然後就聽見金屬互相撞擊的聲

音，麻醉藥生效，冰潔昏睡過去。恍惚中，

她彷彿又見到她腹中這孩子的爸爸，他的面

容，他的體貼，他的胸膛，她問：「你在

哪裡……？」話未說完他又消失無蹤，只

聽見一個細細的聲音說話了，魔音傳腦，

懸宕不已：「妳為什麼要殺我？妳不是我

媽媽嗎？……為什麼要殺我？為什麼要殺

我？……妳不是我媽媽嗎？妳不是我媽媽

嗎？……我媽媽嗎？……」

醒來後她既疲憊又虛弱，她知道，從這

個生命出現在世上那天開始，她就是一塊已

經被玷汙的白璧，她感覺得到一個生命從她

身上被拔走，她覺得她心裡的一部分也跟著

死了，那個她第一次投入過愛情的男人，後

來，卻如石沉大海，徹底從世界上消失了。

而幾分鐘前還在她身體裡呼吸的生命，是她

與他最後的聯繫，是他在她身上唯一留下的

東西，但現在他，或者是她，也死了，永遠

從世界上消失。

她好恨他，他曾經讓她癡狂，讓她以

為她已經找到一生的幸福，她將他一生最珍

貴的年華給了他，但是他！卻這樣一個字都

沒有留下的走了，就像他從來沒有愛過他，

就像他從來沒有出現在這世上過。

後來，她繼承了父親剩餘的遺產又回

到網咖去，而那個暱稱「潘安」的人，再也

沒有上過線。但她很快又找到另一個人，這

個人是個非常有錢的老男人。她知道她絕對

能從他身上撈到好處的。

「妳今年 16歲，對吧？」老男人色瞇
瞇的打量著她傲人的身材。

「沒錯，我今年 16歲。」冰潔驕傲的
說。

「一個晚上多少錢？」他直接了當的

問了！

「9000。」她嘴角漾起一抹嬌笑。
又是柔軟的床，喘息聲，溫熱的男體，

少了愛情並不影響刺激感受，只是老了點，

醜了點，不過沒關係，關了燈全看不出來，

她真的需要這筆收入，畢竟她父親的遺產也

不太多。

又過了好幾個月，那男人給了她一些白

粉，說是可以助興，她也迷迷糊糊讓他打進

她年輕的軀殼內，她忽然覺得愉快而安恬，

幾個月來的厭倦感全被驅走了，偶爾還會做

一些綺麗神妙的夢，就像走在雲端，沒有煩

惱，忘記過去的一切一切，忘記恥辱，忘記

怨恨，忘記她是塊不再純白的劣玉，整個人

像糖完全融化在咖啡中，甜蜜暖馥，沉醉不

已。曾經聽過一個叫天堂的地方，也許這就

是了吧，她心想。然而，她只要一不吸這白

粉，她就會開始不安、流淚、流汗、流鼻水，

甚至發抖。她已經被控制了。

還好，在她還沒有上癮很久，那個男

人就因為販毒、誘拐未成年少女吸毒等罪名

移送法辦，她被送往醫院，法律強迫戒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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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條辛苦的路，她每天被奇奇怪

怪、各式各樣方式，折磨心靈與身體，呼吸

抑制、低血壓、瞳孔變小、惡寒、打冷顫、

厭食、腹瀉、身體捲曲、抽筋，痛了又昏，

昏醒又痛，伴隨著各種幻象，簡直比地獄還

地獄。

終於，她還是活下來了。

她戒斷之後，靠著之前掙的一點錢，

繼續租那又小又舊又破的違建物，她想抹煞

掉之前所經歷的一切。於是她剪下長髮，拔

下耳環，穿著制服回到高中，卻得知她在幾

個月前已經被退學的消息。她失魂落魄的準

備回家。

「白冰潔？妳是白冰潔嗎？」一個充

滿活力的男音從背後響起。

「你是……？」冰潔無力的回頭，只

見一個陽光般的男孩站在她背後。

「我是林苑竹啊！籃球隊的隊長，妳

忘了？」那男孩顯得很是失望。

「……」其實她離開高中生活還不到

一年，但經過那麼多事，高中歲月彷彿已經

離她好遠好遠了。

「妳怎麼都沒有來學校？妳看起來好

像不太好。」林苑竹擔心的問道。

「我……我爸爸失業，我沒有錢繼續

唸。」她這麼說，合情合理。

「這樣呀……那妳今天晚上有沒有

空？」

在生命的轉角她又遇見了愛情，而且是

真正純潔青春的愛情，他們一起吃飯、看電

影，度過愉快的時光，她才知道，幸福，是

這樣和煦的、淡淡的，一點負擔也沒有，不

用擔心哪一天會突然出現一個新生命，或是

醒來發現一切全是一場空，或是被丟在醫院

裡痛得死去活來，因為他的愛不帶慾望不求

回報，所以她可以相信，他會永遠守著她。

但命運似乎還不願意放過她。

有一次，他們一起去游泳，當她褪去

衣裳，露出整條手臂和後背，他赫然發現她

手臂上的針孔，和背上的刺青。他退後兩

步，不可置信的看著這些不堪的印記，問：

「妳……妳吸毒？」「現在沒有了！」他先

是愣了好久，然後流下淚來，說：「為什

麼……為什麼……」他痛苦的抱著頭，她也

崩潰了，說：「真的沒有了！苑竹……不要

這樣……」他忽然大叫一聲，遠遠的跑走

了。

於是，她又從天堂墜回地獄了。

所有積蓄花光後，無法支付房租的她

流落街頭，直到遇見那位修女。

＊

聽完這個故事，修女心碎地擁她入懷，

這個年僅 16歲的少女，在不到一年時間內
經歷了很多人一輩子也不會經歷到的滄桑，

那樣的苦難，不是每個人都能承受的，而她

現在還堅強的活著，已是十分不容易的事。

「都過去了，沒有人會再傷害妳了，

來吧，我為妳禱告。」修女流著淚道。

在莊嚴的教堂鐘聲裡，她向上帝乞求

憐憫，她把她整個心都掏出來，她知道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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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一切的那一刻她已獲得自由，她已經得救

了。

教堂的鐘被敲響了三千多個日子。

她成為一位虔誠的修女，美麗而嫻靜，

每天在修道院中灑掃，服務人群，大家都叫

她白修女。

一個夏日午后，當她上街添購食物時，

她看到一個少女坐在街角，消瘦憔悴，亂吃

東西，手臂上赫然又是那針孔，像白璧上的

汙點，她鼻頭一熱，走過去，握住她的手，

被她無禮的甩開，她又握住，溫柔的道：「我

告訴妳一個故事……」。

張瑞芬
 ╱ 評語

一個墮落天使之後得到救贖的故事。題目令人想起嚴歌苓的〈少女小漁〉，在淪落中也還有一點人性的光
輝，足見作者是有理想性與企圖心的。情節稍嫌紛亂冗雜（置入太多未及處理的細節），結尾又太過理所
當然，是稍有瑕疵的地方。


